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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林业大学林教授谈完话，他有事着急回
校，我匆匆送他到左家庄中街路边，接上他的出租车
一溜烟走了，我若有所思，突然听见一阵婉转的鸟
声，抬头寻找鸟鸣来源，却在枝丫间找不到小鸟。
这是三月中旬的时光了，鸟儿频繁活动应该是最正
常的事情。

鸟鸣在城市里比较稀罕，我们一年能够听到的次
数屈指可数，但在乡村不算啥，山河处处有鸟声。小
时候，我在城乡接合部生活，重峦叠嶂，村庄相连。
每逢春天，到处见到鸟影，听见鸟声。尤其是布谷鸟
出现时，熟悉的“布谷，布谷”叫声在空气中回荡，
仿佛要把大家着急赶进湿汪汪还没有彻底解冻的农田
里插秧。秋天时，牛犁田，白鹭在水田翻找食物，还
有灰喜鹊在牛背跳站，那时的鸟和那时的农人如胶似
漆，和所谓的城镇人不离左右。如今，一声鸟鸣，我
想起城市的鸟业态来。

鸟和大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大自然进化出很多
鸟种，形态和鸟声千奇百怪。形状方面，鸟的尺度经
常被打破，大的如鸵鸟比人高，小的蜂鸟用手可以一
握。传说中的翼龙始祖鸟凤凰虽然没有见到，但是长
尾巴的鸟、体型巨大的鸟时常可见。色彩方面，鸟羽
毛五颜六色，好看和不好看的都有，火烈鸟站在地
上一动不动像刷了漆。鸟音方面，鸟声是鸟最重要
的特征。鸟鸣给人的听觉最突出，看不到鸟，可以
听到鸟声，婉转和恐怖之间的鸟声无数。网上有人
系统收集录制，各种声音都有，好听的，搞笑的都
有，播放方便。

鸟是人类的好朋友。鸟喜欢吃害虫，对农作物丰
产直接产生作用。鸟还有维持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因
此，各国对鸟都有专门的研究。过去，侧重农业生产
上运用，后来工业上、军工上仿生使用；现在对鸟儿
的研究，侧重生态学视角。比如，对鸟的群体性迁徙
给予了很多关注。我熟悉的中国林科院有专门研究鸟
的机构，对跨国鸟进行环志，长期跟踪鸟的行为。多
年来，由于我国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境齐备，加上各
地建有大型湿地、保护区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为鸟
服务，江苏盐城、江西鄱阳湖、陕西洋县、安徽太湖
等众多地方都成了鸟儿的乐土，鸟儿景观资源丰富。

随着城市化运动，鸟和人一样开始走进都市群
落。城市鸟有两类：自然的和人工的。我上班在一个
机关大院里，千把人在里面工作。经过几十年不断的
小修小建，大院里的树越长越高，和大院外街道的树
几乎连成了一片，生态环境一天比一天好，安静、宽
敞，适合鸟儿生长。所以，来此的鸟儿比较常见。喜
鹊、乌鸦、麻雀、鸽子什么都有，还有大型一点的鸟
类，喜欢驱逐小鸟。我办公室窗户前，有几棵冷杉，
时常有鸟驻足，还打架。周五那天，我朝窗外看树
枝，发现有两只中型鸟，颜色灰黑，并排站在树枝
上，也不出声。过一阵，再看时，树枝已经空了。鸟
在天上和树上生活，人在树下和楼中工作，虽远但
近，这种松散关系其实还很不错。

半个月前，我在下班的路上，准确说是在十字路
口的一个灌木丛下，看见一只野鸽子，兀自走着小碎
步。这是我连续三天无意中看见这只鸽子，可能是一
只落单的野鸽子，无处躲藏。野生鸽子的栖居环境如
何，由于普通，没有人研究，它们只能在树丛缝隙里
自我成长。春天，野鸽子的叫声很是温柔，“咕咕”叫
着，不知道它们叫着什么意思。我倒是想起家鸽的情
况。由于和美形象，过去家鸽在城里很受欢迎。鸽群
在蓝天带着鸽哨声呼啸，突然转身飞翔，让人感觉城
市有生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时尚的街头流行
养鸽子，成为城市一个经典的记忆。这些年，养鸽子
的现象反而不多见了。有了私家车之后，人们有条件
去都市野外、去郊区、去外地，看更多野生动物和荒
原风景，甚至去国外看刺激的野生动物场景，机会大
把多。加上家养鸟儿品种多，什么鹦鹉、雀儿的，大
家开始不特别重视鸽子这类的鸟儿，

再说人工养鸟。除去科学实验和生产用鸟，现在
不提倡个人养鸟，但是局部还存在着需要。比如，胡
同里一些人有养鸟传统，八哥、鹦鹉或者画眉什么
的。因是人工哺育，一下子禁止好像也不合适，只能
提倡不养鸟。有时，去外地逛一些景点或者动物园，
看见很多种类的鸟在里面表演或者展示，以此吸引招
徕观众，如果经过了有关部门批准，也未尝不可。

我觉得，鸟儿是自然的精灵，也是城市的一个生
态符号。城市在变化，鸟儿也在变化。起初，我们来
到都市，工作、学习，繁衍后代，丰富着都市，而城
市也慢慢变化着，由开始的生硬不足，一点点修饰变
美，最后变得风景优美，富有生气。我们有时看不见
自己，时不时看到都市之鸟，听见鸟儿美音，等于看
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影子。

鸟鸣婉转的春天

春风浩荡，吹醒万物，也吹醒了桃花。
桃花轻轻一笑，整个春天便被噼啪点

燃。红了天空，红了大地，红了村头阡陌。
桃花开放，最是热烈，一副天真烂漫不管不
顾的姿态，完全不需要任何铺垫和绿叶的陪
衬。仿佛一个冬季清寂而又漫长的等待，只
为这几日不管不顾地恣意绽放。

一个人在郊外信马由缰，沿途遇上一二
株零星的桃花，开得宁静而又热烈。她们独
自在原野上，像是在等谁，又像是谁也不等
的一副模样，兀自开着，美好着。我打它们
身边经过，问了声好，继续向前。人到中年
才发觉，遇见的美，往往比持有更令我回味。

喜爱桃花，总觉得她与其他的花不同，
是有温度的，带有尘世般的气息，最是贴近
人心。记得当年女儿满月，带她头次回娘
家，第二天，天未亮，母亲到一公里外的郊区

折来桃枝，接我们的时候，特意把它插在女
儿襁褓中：“给宝宝路上带着，桃枝能够辟
邪！”我望着母亲被霜露打湿的短发，又心疼
又好笑，忍不住埋怨：“妈，这只是传说，何必
这么辛苦。”母亲笑着说：“宝宝的事，头等大
事，跑再远，妈都乐意啊！”后来母亲离世，桃
花成了我心中温暖的代名词，寒冷的日子，
拿出来暖一暖心绪，定一定心神。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桃花不单
单是温暖的，亦是圣洁的。被掳楚国三年的
息夫人，看花凝泪，三年不语。后逃离楚国，
追随故国夫君拔剑自刎在桃花下，从此，那
片被血浸染的桃花盛开得更加绚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是开在中
国大地上最古老的花，也是最经典的花。她
从《诗经》绽放，一路款款走来，开到唐诗，开
到宋词；从江南开到江北，开到千里北国，开

在寻常百姓人家的心中。“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曾开在白居易去往
大林寺的路途中；“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
里桃花仙。”桃花曾开在唐伯虎的桃花庵里；
爱菊出名的陶渊明在自己精神栖居地上没
有插柳种菊，而是沿岸栽满了桃花，“桃花
源”成了后人心之向往的理想家园。桃花盛
开，点燃一行行唐诗；桃花凋落，散落一地的
宋词。桃园中流连，日暮黄昏，不舍离去。
恍惚间，多少前尘往事如云烟涌来，多少怀
想随心溢出。桃花树下，真是放飞心绪的好
地方。唐代诗人刘希夷曾立于花下，感怀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林
黛玉更是伤怀“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
断有谁怜”，桃花似乎最懂女儿家的心事。
女孩子家的心事在她面前总是无法隐藏。
于是乎便有了怀春少女“人面桃花相映红”
的悄然心动。

听果农说，桃花的花期极其短暂，只有
四五天的时间，闻之，心下惋惜。又一想，人
生一世，四季轮回，况且桃花并不曾真正凋
零过。唐诗作证，宋词作证，桃花始终以最
美的容颜开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如同我
生命里曾拥有过的几枝桃枝，穿透岁月之
墙，长相伴我，暖我。

从诗经里走来的桃花
水玉兰

娘的记忆里特别好。有时候，好到让
松明感到吃惊，仿佛娘的记忆力是天生
的、刻在骨子里甚至灵魂里的。

小时候，谁找不见啥东西了，问娘，总
能找到。家里的缸里还有多少米、多少
面、罐里的油还够炒几顿菜、篮子里有几
个鸡蛋，娘心里都有数。村里张家哪年建
的楼房、李家哪年修的四合院、王家哪年
买的小四轮、谭家哪年建的养鸡场……多
年后娘都还记得清清楚楚。黄幺娘跟娘
最合得来，说起娘的记忆力，黄幺娘说：

“她心里像记着一本账。”
松明聪明，读书认真。松明心里有想

法，将来要考上大学，进城。松明向往城
市的生活。后来，松明考上了一所全国
重点大学，黄幺娘说：“松明真的是一块
读书的料。”娘说：“啥料？初三最后一学
期考试物理才吃七十六分。”黄幺娘说：

“几年了，你还记得？乱说。”娘说：“就是
七十六分，我一点没乱说。”后来松明整
理自己的东西，发现了那份物理试卷，真
是七十六分。

大学毕业在省城安家的第六年，松明
两口子把独居乡下的娘接到了省城，一
来帮忙接送孩子、买买菜、做做饭，二来
每天见着娘，两口子心里安稳。省城离
老家有六百多公里，娘来后就再没有回
去过，只是时常提起老家，提起那个小院
子。而一提起那个小院子，娘就如数家
珍：六间瓦屋、林盘里的老槐树、拐枣树、
麻柳树、斑竹、芙蓉花……娘甚至还记
得，松明小时候在灶房后面木板墙上用
木炭画了一只乌龟、一条蛇、一辆汽车。
娘脑子里有过几次想回老家看看的念
头，可都没有说出来。实在是太远了，心
里想想，就算了。

一年年过去，娘八十二岁了。
周末，松明喜欢陪娘出去走走。这时

候娘走路已经要借助一条拐杖，心里就再
没有了回老家看看的念头。只是还是时
常提起老家、提起那个小院子。站在小区
里一棵芙蓉花前，娘突然说：“老家林盘里
也有一棵芙蓉花。”松明说：“我咋不记得
有？”娘看着松明，目光里隐隐约约有一丝
责备，说：“林盘里你爹的坟旁边，挨着是
一棵麻柳树，挨着麻柳树的是几棵斑竹。
你忘啦？”松明还是没有想起来，那个小院
子早已在松明心里变得模糊了，后来就只
剩一片朦胧的影子了。

又两年后，娘的身体突然就不行了。
夜里，娘开始频繁地做梦，梦里都是那个
小院子、老家的村子、老家的人。娘像忍
不住一样把梦里的情景说给松明听，芙
蓉花开了、老房子翻修了、黄幺娘送给她
一大袋豆浆馍馍、林盘里很多鸟飞来飞
去、圈里两头猪大得像牛犊……这天晚
饭后躺在床上歇一阵，娘突然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我要回老家看看。”松明
说：“娘！您咋回去啊？”娘说：“我晓得咋
回去。坐火车到县城，又坐汽车到镇上，
再坐火三轮就到村里了。”松明说：“娘！
等您身体好了，我们陪您回去。”娘说：

“不，我今晚就一个人回去。刚才我又梦
见黄幺娘了，她说请我吃橘子。”松明知
道娘糊涂了。

当天夜里，娘走了。享年八十五岁。
松明两口子商量后，决定把娘的骨灰

送回老家安葬。开始，妻子说葬在城郊公
墓，条件好，清明节去给娘烧纸钱也方
便。松明说：“娘在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
孤孤单单的。老家好，爹在那里，还有很
多熟人。”两口子把娘的骨灰送回乡下老
家的时候，才发现老屋早已荒芜了。跟爹
合坟的时候，很多乡亲来帮忙，黄幺娘的
儿子黄昌贵告诉松明：“我娘走之前梦见
过几次你娘，有一次还梦见你娘回来了。”
松明说：“她们最合得来，我娘回来陪她
了。”那天，松明两口子去黄幺娘坟前给她
烧了一些纸钱。

第二天上午要离开的时候，松明突
然想起了一件事，就在林盘里寻找起
来。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棵青苔树。
娘去世前三个多月，又一次提起了老家
的小院子，还提到了一棵青苔树。娘
说：“你读高一那年，在青苔树上刻了两
个字，用你爹的篾刀刻的。刻得很深，
你说那是你的目标。”那棵青苔树已经
比脸盆还粗，中间开始空了，松明仔细
在树干上寻找，果然发现了两个隐隐约
约的字：城市！

记 忆
刘 平

归

心

李
海
波

摄

􀳁世情􀳁山河故人

家里珍藏着一块上海钻石牌女式手表，
它是我1986年考上大学时，二姐送给我的。

这块手表本是二姐 1983 年出嫁时，大
哥专门给她置办的嫁妆之一。那个年代
家里很穷，大姐已出嫁，大哥在城里做木
工，二哥、三哥和我都还在上学。父母都
不再年轻，二姐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她在外拼命做农活，回家后还要包揽大多
数家务。二姐出嫁时，大哥几乎拿出了自
己在城里做木工攒下的所有钱，为二姐买
了电视、自行车、手表等当时十分紧俏、稀
罕的几大件作为嫁妆。这些体面的嫁妆，
当年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乡村，曾引来太
多羡慕的目光。二姐也感到十分的满足
与风光。

二姐非常爱惜这块手表，平时干农活舍
不得戴，而是包起来，放在柜子里。

二姐夫忠厚老实，平时在家做农活，农
闲断断续续做点泥工活，日子过得紧巴
巴。随着三个女儿的相继出生，二姐家的
日子更显得捉襟见肘。一旦遇上人情世
故，心里直发慌。

我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二姐特意回
来看我，并小心地从包裹里拿出手表送给
我。虽然已经两三年了，由于二姐十分爱
惜，手表还像新的一样。这可是二姐当年
最珍贵的嫁妆啊，我怎么能接受？但推来
推去，二姐还是把手表戴在了我手腕上。
二姐说，我在家干农活，要手表有多大用？
你在大学里，有个手表就方便多了。

二姐送我的这块手表，伴我度过了难忘
的大学时光。后来我在城里安家立业，和二
姐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2001年春节，我回乡下看望二姐，大吃
一惊：身体一向很好的她突然消瘦得让人不
敢相认。凭一些医学常识，我隐约感到二姐
可能患了糖尿病，于是劝她趁早去医院检查
一下。回城后，我也打电话催问了几次，但
二姐都以“现在农活太忙，等以后农闲了再
说”为借口敷衍过去。直到2004年夏天，二
姐病倒在床才不得已去了医院。经检查，已
是糖尿病晚期，眼睛、心脏、肾脏等器官都已
经出现并发症……

我不能责怪二姐，她跟千千万万的农村
妇女一样，有病能扛就扛，哪敢轻易上医
院？该责怪的应该是我啊，几年来，为什么
我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劝告上，而不能亲自
带她去检查一下？2006年8月15日，可怜的
二姐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几天收拾旧物件，我再次拿出这块手
表，睹物思人，泪眼婆娑。二姐啊，一晃你离
开我们快19年了，愿从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的
你在天堂安息吧！

二姐的手表
明伟方

􀳁世情􀳁人间小景

清明回去，母亲又不在家。弟弟说根本
劝不住，偷偷走了。

母亲不在家，家就空了，斜射在堂心的
光束里，竟然连飞舞的灰尘都没有了。锅是
冷的，灶台似乎蒙了尘，似乎好几天不曾开
火了。然而我知道并非如此，父亲和弟弟一
家的一日三餐，都是这座灶台供给的。

母亲的担子很重。一家人的伙食，她得
操心。大人的饭菜还好说，小孙子上小学，
早餐得起早做，中晚餐得变着花样做。猪这
几年她没养，一是经常闹猪病，一不小心偌
大个块头忽然就起不来了；二是父亲年纪大
了，几个叔伯年纪也大了，杀年猪找不到摁
猪的人，老求别人不好，母亲拍板：就养鸡鸭
鹅。它们的伙食，当然也得她操心。菜薹掐
完了，菜杆子菜墩子菜花花，剁碎了喂鸡；邻
居家做豆腐剩下的豆腐渣要倒掉，母亲小跑
过去掏了来，喂鸭喂鹅；旮旯犄角的地，邻居
不种的，母亲种了玉米，秋天捋下来，破碎
了，喂鸡喂鸭喂鹅。

什么时候泡稻子，母亲得操心；什么时

候施第一遍肥，母亲得操心——施肥太早秧
根深，不好拔，施肥太迟秧苗瘦，不肯长；侄
孙子要考大学了，母亲得操心随礼，可别忘
记了；小姨家的小二子还没成家，听说有个
姑娘很适合，最近要回来，她得上门去问问；
三叔单身，得了风湿在人民医院住院，得嘱
咐大儿子夫妻去照管一下。太多太多，层出
不穷，随遇随接招，见招拆招。

母亲属虎，走路带风。村里人笑骂：
“你这个老奶奶，一百岁当两百岁用！要
我们这些懒人怎么过？”我每次回家找母
亲，有人说，老奶奶在菜地里。有人说，
方才我还看到她在喂鸡呢！有人说，不
对，老奶奶在家塘那里砍柴火。“老奶奶”
遍处都是。

现在，“老奶奶”不在家，家里当然就空
了，村里当然就空了。搁在往年，我立刻就
生气了，恨恨说道：怎么劝都不听，也不想想
自己多大年纪了！要是出事怎么办？今年
我只是担心，没有怨她。一年三百六十五
天，她的生活密密匝匝，就像盘根错节的巴

根草，七十多年了，一直如此，她不倦吗？
她不厌吗？她有厌倦的权利，她有短暂

“消失”的权利，她有浮出生活的湖面，吐
吐气泡的需要。

年轻时候的母亲，每到清明时节，都会
出去采茶。母亲爱唱黄梅调，会唱《打猪
草》《天仙配》《蓝桥会》，尤其喜欢《小辞
店》。《小辞店》里深挚的爱情，是年轻母亲
心里的白月光吧？据说，母亲采着采着，
就轻声地唱起来，和她一样年轻的母亲
们，轻轻地和起来。黄梅调就在茶香浓郁
的茶园里流溢着，如绿云，如清亮的流泉
声，如忽然跃起，掷入响亮晴空中，玻璃般
明亮的鸣啭。现在的母亲不唱了，斜挂着
腰篮，一边采，一边与同样老去的母亲们
聊天，聊她们的过往，聊她们的青春，或者
不能为子女听见的，她们曾经青涩的爱
情，聊子女，聊身体，聊未来——这是我悄
悄贴近家塘附近几棵茶树，悄悄聆听两个
采茶老奶奶对话，所得到的推论。天下的
母亲大抵相似吧！

记得那时候，母亲总会笑着说：“我要去
江南（音nuan，第二声）摘茶了！”说完，她的
脚步似乎就轻了，她就像踩在云上了。现
在，老去的母亲，在茶色氤氲之中，在茶香叆
叇之中，去了她心中的江南茶场，她的心里，
云依然轻盈，歌依然清亮。

我决定再给她打个电话，让她给我描述
一下她的江南。

母亲去采茶
董改正


